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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世音經》在中原與敦煌的傳播 

釋 大 參
 

一、前言 

    在諸多佛典中，被尊崇為「經王」的《法華經》，因為宣揚人人本具「佛性」

與「法身常住不滅」的思想，被公認為最重要且影響力最大的經典。該經現存漢

文全譯本有三：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十卷》年代最早；姚秦鳩摩羅什譯《妙

法蓮華經八卷》流傳最廣，是敦煌最流行的五大部佛經之一；隋朝闍那崛多譯《添

品妙法蓮華經七卷》則是在羅什本的基礎上據新梵本增添。以上三經分別在不同

時期對中國佛教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而且這三種譯本的《普門品》，都曾被單獨

抽出以《光世音經》、《觀世音經》或《觀音經》等名與《法華經》同步流行，

並帶動了中國各階層熱烈的觀音信仰。 

    南北朝到隋唐時期，羅什本的《妙法蓮華經》為諸宗所弘，梁代法雲法華講

經有「獨步當時」之說，智者大師則依此經證得法華三昧前方便，並開創天台宗

派及天台三大部教觀思想，而三論宗吉藏及法相宗窺基大師的講經記錄，不僅見

於傳世文獻且流傳敦煌地區。而該經的《普門品》在南北朝時期，已為講經熱潮

中的「當途王經」1，智者大師多次講此經的筆記《觀音玄義》與《觀音義疏》，

北譽為天台五小部2，對觀音思想與信仰產生非比尋常的影響。到了明代觀音信

仰熱潮依舊不減，永樂皇帝也讚說道：「觀世音菩薩，以爍迦羅心應變無窮，自

在神通遍遊法界，入微塵國土說法濟度，具足妙相弘誓如海，凡有因緣發清淨心，

纔舉聲稱，即隨聲而應，所有欲願即獲如意。《妙法蓮華經普門品》者，為度脫

                                                           
 華梵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1 《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10〈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此品是當途王經，講者甚眾」（T34，

no.1718，p.144，c）。 
2 天台三大部是指《法華經文句》、《法華玄義》與《摩訶止觀》，而天台五小部則為《觀音玄

義》、《觀音義疏》、《金光明玄義》、《金光明文句》、《觀無量壽經疏》，皆由灌頂親

手筆錄，整理成書，後人知禮大師並有對此之註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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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惱之真詮也。人能常以是經作觀，一念方萌，即見大悲勝相，能滅一切諸苦，

其功德不可思議。」3可見，觀音的法門下手易且收效快，觀音的信仰始終是伴

隨苦難世人的呼喚而存在，就連帝王也不禁俯仰叩首於大士座下！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羅什本譯出前竺法護《正法華經》與單行本的《光

世音經》也風行於中國各地，因此要俯瞰中國觀音信仰的全貌，自然必須關注竺

法護《光世音經》對早期觀音信仰的影響。因此，本文據傳世文獻、光世音靈驗

記及吐魯番寫經，考察羅什新譯本未出之前的一百二十年間，竺法護譯本是如何

掀起中國早期觀音信仰的風潮，並使光世音菩薩成為各階層苦難人心的共同依

靠。 

二、敦煌菩薩竺法護與《正法華經》 

    《正法華經》的譯者西晉竺法護（231-308），本為月氏國僑民，姓支氏，名

竺曇摩羅察世（梵 Dharmaraksa，意爲法護），自幼善根佛緣深厚，八歲從印度高

僧竺高座為師，遂隨師姓竺，因世居敦煌，一生素有「化道周洽」之德，人稱「燉

煌菩薩」，道安大師則謂之「月支菩薩」或「天竺菩薩」4。竺法護出家後，學法

經神異於常人，據《開元釋教錄》云：「事外國沙門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而

天性純懿，操行精苦，篤志好學，萬里尋師。是以博覽六經，遊心七籍，雖世務

毀譽，未嘗介抱。」5可見竺法護不但天資穎悟超群，具過人的憶持與精進力，

兼通儒釋二典，且堅毅忍辱，襟懷曠達。可謂世出世法圓融，六度莊嚴齊修，敦

煌菩薩尊名，實至名歸！ 

    竺法護一生中譯出很多經典，史傳記載，其譯經動機與經過如下：    

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

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歷遊諸國。外國異言三十六種書護皆遍學。

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不備曉。遂大齎梵經，還歸東夏。自燉煌至長安，

後到洛陽及往江左，沿路傳譯寫為晉文，起武帝太始二年景戌至慜帝建興

                                                           
3 《妙法蓮華經》卷 7（T09，no.262，p.198，a）。 
4 《開元釋教錄》卷 2（T55，no.2154，p.497，a）。 
5 《開元釋教錄》卷 2（T55，no.2154，p.49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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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年癸酉，出光讚般若等經一百七十五部。6 

晉武帝，在位期間約為紀元 256-290 年左右，當時中原人們熱衷於造像興福等事，

仍有很多大乘佛經典未傳入中土。為了弘通大乘，竺法護發願隨師前往西域取

經，遊歷諸國。原本具有「過目則能」的他，遍學西域三十六國語文，並獲得一

定的水平。更難得的是，他在敦煌返回漢地途中，便沿途翻譯西域取得的梵文經

典，回到內地後居住於長安、洛陽專事譯經工作。從西晉武帝泰始二年（266）

到慜帝建興元年（313），近五十年的時間，共譯出光讚般若經等一百七十五部

經典。 

    竺法護一生「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勞不告倦」。他曾一度

隱居於終南山（秦嶺郡）潛修，由於「德化遐布，聲蓋四遠」7，後於西晉太康

六年（285）在長安青門外，建立了陝西最古老的敦煌寺，這是一個擁有僧徒數

千人的龐大僧團，總共維持了二十多年之久，著名的《正法華經》便於立寺隔年

在敦煌寺被翻譯出來8。《出三藏記集》卷八記載當時譯經實況9： 

太康七年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經

二十七品。授優婆塞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成、竺文盛、

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龍、陳長玄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

天竺沙門竺力、龜茲居士帛元信，共參校。元年二月六日重覆。又元康元

年，長安孫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寫素解。 

太康七年（286）譯出《正法華經》，當時譯經的團隊除一位主譯外；又有四位筆

受；超過七位的勸助者；二位參校及元康元年（291）由一位寫素解，共歷時六

年的時間。雖然尚未如後期官方式的嚴備，但仍有一定的程序，而且容受了僧俗

二眾及胡漢等多元民族。此經所據底本原稱為「胡本」，「胡」是西域的別稱，故

竺法護所據的底本出自西域，很可能屬於新疆「喀什」體系的寫本10。法護該經

譯本共有 10 卷 27 品，它比羅什本多了《藥草品》後半部談論菩薩修行歸宿為「成

                                                           
6 《高僧傳》卷 1（T50，no.2059，p.326，c）。 
7 《開元釋教錄》卷 2（T55，no.2154，p.496，c-p.497，a）。 
8 有關竺法護的生平，參見：李尚全《竺法護傳略》，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9 《出三藏記集》卷 8（T55，no.2145，p.56，c）。 
10 楊富學〈論所謂的「喀什本梵文《法華經》寫卷〉，收入《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1994 年

7 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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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平等法身」，以及《五百弟子授記品》及《法師品》二品的前一部份，因此是

現存全譯本中時代最早、內容最詳盡的本子。 

    永熙元年（290）比丘康那律於在洛陽完成《正法華經》的寫經工作，並與

一群居士共呈竺法護細細勘定，竺法護即刻「口校古訓，講出深義」。約莫半個

月後，又選定東牛寺的施檀大會正式講誦此經，當時在場的聞法者「竟日盡夜，

無不咸歡」11。所謂「深義」，自不離《法華》欲以方便，開顯實相的道理。 

    竺法護是鳩摩羅什來華前，中國最偉大且影響力最大的譯師，他所譯的《正

法華經》是現存《法華經》完整譯本中年代最早的，也是在羅什譯本未出前，《正

法華經》首先引發並帶動中國一百多年的法華信仰。《法華經》以生動的譬喻反

覆闡述眾生皆有佛性以及佛身常住不滅的實相意義，有助於引導人們尊重己靈以

及如常不輕菩薩般善待他人，這種高度良善且出世間的教理頗能契合知識菁英的

心靈。因此，此經譯出後知識分子多有讀誦與講說，如：梁慧皎《高僧傳》「義

解篇」便載釋曇影「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12「誦

經篇」中，則有「釋曇邃……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13，更

神奇的是他不僅為人解說，還在夢中與一位弟子每日被白馬塢神請去神廟說法，

後來被寺僧看見，奇異之事遂爭相奔告。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中國早期，《正法華

經》已取得道俗共敬及人神尊慕的地位。 

三、觀音諸經中的《光世音經》 

    在中國的佛菩薩信仰中，觀音菩薩是僅次於教主釋迦牟尼佛，最受世人敬信

與造像最多的菩薩。據于君方統計觀音相關的大乘顯密經典，多達八十種，其中

最重要的是《法華經》、《華嚴經》、《心經》、《楞嚴經》、《觀經》、《請觀世音菩薩

消伏毒害陀羅尼經》、《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十一面神咒心經》、《不

空羅索咒心經》、《悲華經大施品受記品》，《大乘莊嚴寶王經》等14。還有一類是

                                                           
11 《出三藏記集》卷 8：「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本齋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

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T55，no.2145，p.56，c-p.57，a）。 
12 《高僧傳》（T50，no.2059，p.364，a）。 
13 《高僧傳》卷 12（T50，no.2059，p.406，b-c）。 
14 于君方〈「偽經」與觀音信仰〉，收入《中華佛學學報》第 8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1995 年 7 月，頁 98。 



《光世音經》在中原與敦煌的傳播 

 

 303

中國人撰述的經典，如《觀世音菩薩授記經》、《高王觀世音經》等，以上眾多且

多元的觀音經典，都是中國觀音信仰興盛的重要依據，這些經典約教可分為「顯

密」「正偽」兩類；約行可分「因行與果德」。 

    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是《法華經・普門品》，它是屬於顯教正統真經的代表，

隱略「因行」不說，獨彰觀音神通濟苦、等無撿擇的慈悲「果德」。此「因行與

果德」之觀音經典，都成為後人詮釋《普門品》的重要依據： 

1.觀音因行的經典：主要說明觀音過去世的身份與因地如何修行，如《悲華

經》所示觀音與彌陀曾為父子，並於因地發「聞聲救苦」的菩提大願，獲佛授記，

而有「觀世音」之名號。而《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則提到觀音與過

去觀音古佛的師承關係，還有耳根圓通的具體修持方法。另外，《心經》中觀自

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的修持法門，也可視為此類經典，敦煌本道微《注觀世

音經》便據此，大大宣揚開顯「自性觀音」、「智慧觀音」與「內觀音」的理論。 

2.觀音果德的經典：這類經典中，觀音菩薩為高地菩薩已證得非凡的禪定與

六神通力，對一切眾生「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難精神，《華嚴經・入法界品》住

於補怛洛迦山的觀音即為代表，這位善財童子五十三參的第二十八位大善知識，

告訴善財：「善男子！我已成就大悲法門光明之行，教化成熟一切眾生。常於一

切諸佛所住，隨所應化，普現其前。」15總的來說，《入法界品》與《普門品》都

是觀音「法身無體，以悲為體」16果德現身救渡苦難的經典，其教學都是透過稱

名或禮拜菩薩等修持而解脫眾滅苦。但是，《入法界品》始終不及《普門品》廣

被單獨抄寫、誦念與宣講，《普門品》被視為觀音經典的代表。《普門品》單行本

流通的紀錄，現存最早的文獻，見於南朝梁代僧祐（445～518）所撰《出三藏記

集》卷四： 

《光世音經》一卷，出《正法華經》，或云《光世音普門品》；《觀世音經》

一卷，出《新法華經》。17 

從祐錄得知，單行本的《普門品》有二個譯本。其中，西晉竺法譯本因為將「觀

世音」漢譯為「光世音」，故其單行本稱為《光世音經》或《光世音普門品》。羅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入法界品 34〉（T09，no.278，p.718，b）。 
16 《法華經通義》卷 7（X31，no.611，p.597，b）。 
17 《出三藏記集》卷 4（T55，no.2145，p.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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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的《新法華經》因為以「觀世音」為譯名，所以它的單行本被稱為《觀世音經》。 

    兩部經最大差異，隋代吉藏便說道：「此經凡有二本：一正法華經，晉長安

竺曇摩羅剎，此言法護之所譯出。二妙法蓮華經，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此

二本有今古、文質、廣略之異，而大意同矣。」18相較於羅什本而言，竺法護的

譯本稱為古本，譯風質樸，內容較詳盡。竺法護的《光世音經》文字略顯生澀拗

口；而羅什的《觀世音經》卻相對通俗易懂及簡潔流暢，以至於到羅什本譯出不

久，旋即被取代，至今也少見人們據此譯本修持。 

    儘管如此，竺法護的翻譯仍獲得很高的評價，如道安大師便稱讚他說：「凡

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19因

此在羅什本尚未譯出的一百多年間，竺法護的《正法華經》與《光世音經》是現

存最早的譯本，是中國早期法華與觀音信仰最重要的經典，對人們有深刻的影響。 

(一) 《光世音經》的內容與特色 

    西晉竺法護於公元 286 年，首先將整部《法華經》完整地介紹到中國來，

該經的《普門品》並以「光世音菩薩」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名號來稱呼經中的主

角，雖然與羅什本一樣都缺偈頌，但內容已十分完備： 

1.無盡意菩薩問光世音名號由來，釋迦牟尼佛回答，眾生遭苦，只要聞名或

稱光世音菩薩名號，即得解脫眾苦。 

2.光世音「救七難、離三毒、滿二求」： 

（1）「救七難」：「 水、火、風、怨賊、鬼神及眾邪逆魅、刀杖、枷鎖」。 

（2）「離三毒」：「貪、瞋、痴」三毒煩惱。 

（3）「滿二求」：求男得威相之男，求女得端正之女。 

3.較量供養六十二億江河沙諸菩薩，不如供養光世音菩薩的功德。 

4.普門示現：佛身；菩薩；緣覺；聲聞，梵天帝像；揵沓和像；鬼神像，豪

尊像，大神妙天像，轉輪聖王化四域像；殊特像；反足羅剎形像；將軍像；沙門

梵志像；金剛神隱士；獨處仙人；僮儒像。」共 17 身。 

5.無盡意菩薩供養光世音瓔珞，觀音辭謝，復受，轉供釋迦與多寶二佛。此

                                                           
18 《法華玄論》卷 1（T34，no.1720，p. 363，b）。 
19 《高僧傳》卷 1（T50，no.2059，p.3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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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表光世音具般若之德，三輪體空，利生濟物，不求回報。轉供釋迦與多寶二佛，

表三身應現，本不生滅；迴施佛道，共弘法華。 

6.持地菩薩讚嘆光世音聖德與流通功德。 

7.與會大眾悉發菩提心，為光世音普門救苦，實為轉凡心為菩提。  

從上述內容來看，主體結構與內容幾乎與後來鳩摩羅什的《妙法蓮華經》第

廿十五〈觀世音普門品〉大抵相同。差異比較大的有五點： 

1.救七難中，羅什本入海求寶遭遇「風難」後，是飄墮羅剎鬼國，但是竺法

護譯本入海求寶，翻譯成遇到諸魔邪鬼，而不是羅剎，但這僅是文字差異。 

2.聽聞與持誦光世音名號功德，比羅什本的還要豐富，如經云：「光世音威

神功德，智慧境界巍巍如是，其聞名者，所至到處終不虛妄，不遇邪害，致得無

上道德果實，常遇諸佛真人、菩薩高德正士，不與逆人，無反復會，若聞名執持

懷抱，功德無量不可稱載。」20光世音菩薩以超凡的威神與智慧力，展現菩薩對

眾生「聞聲救苦」的承諾與應許。簡單易行的「聞名執持懷抱」法門，既能趨吉

避凶有世俗利益，還有感應親近佛菩薩學法的勝緣，這種世出世間兩相兼具的法

門，所帶來的影響便是往後僧俗與各階層對祂風行草偃的接受與皈依。 

3.聞光世音名或見菩薩像，不僅可免三災七難之苦，還可以究竟滅除「貪嗔

癡」三毒，這是《普門品》不共神道與人天信仰的甚深要義，觀音實踐引領世人

成佛的終極救度目標。竺法護的譯本說道：「若有學人，婬怒癡盛，稽首歸命光

世音菩薩，婬怒癡休，觀於無常苦空非身，一心得定。」21比羅什本多了「無常、

苦空、非身(無我)」，當佛教的三法印被如實呈現時，光音普門的究竟證入處，

以及光音解脫與感應的原理也同時被彰顯，在這點上竺法護的譯本更具有「信智

一如」的特點。 

4.「滿二求」中說道：「若有女人，無有子姓，求男求女，歸光世音，輒得

男女，一心精進自歸命者，世世端正顏貌無比，見莫不歡，所生子姓而有威相，

眾人所愛願樂欲見，殖眾德本，不為罪業。」22其中「不為罪業」是羅什本沒有

的。竺法護譯本「不為罪業」一句，頗能說明光世音普門解脫原理與其他法門相

                                                           
20 《正法華經》卷 10〈光世音普門品 23〉（T09，no.263，p.129，b）。 
21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9，b）。 
22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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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都必須建立在深信善惡業果的基礎上，才有暫時與究竟離苦的可能。因此，

唐代窺基大師的《普門品》註釋，便多從法相唯識角度闡述觀音法門的轉業原理。

而明代永樂皇帝《御製觀世音普門品經序》更說道：「天道福善禍淫，故佛示果

報，使人為善而不敢為惡。夫天堂、地獄皆由人為，不違於方寸之內，故為善者

得升天堂，為惡者即墮地獄。……朕恒念此，惟恐世之人有過而不知改，乃甘心

焉以自棄，遂表章是經，使善良君子永堅禁戒之心，廣納無量之福，為善功德豈

有涯涘哉！」23可見，觀音信仰是一種菩薩權巧的法門，藉由稱名、觀像、禮拜

與供養，讓遭受果報苦與業障苦的人們，可以轉煩惱念、恐懼念為慈悲的正念，

依一心正念，念念相續，培育善業，斷除惡業，繼而感得未來莊嚴善果。 

5.較量功德一段，竺法護本云：「若有供養六十二億江河沙諸菩薩等，是諸

菩薩，皆使現在，等行慈心。」24竺法護本比羅什本多了「皆使現在，等行慈心」

一句，這有助於提醒世人，供養觀音之所以能累積廣大福報，是因為內心能生起

跟觀音同樣與樂的慈心，依慈心增長，處處與樂好施，時時行善，故能獲得無量

福德。故竺法護本在此點，具有生善義。 

    以上所述竺法護的《法華經》的《普門品》的翻譯，雖然譯筆不及羅什本流

暢，但是內容完備且仍有諸多可取之處，讀誦講說者亦應擷取精華，以契普門深

義。而且護本已完整敘述眾生「三災七難或二求不滿」等苦，這本是人生無法迴

避的現實及生死輪迴之苦，從宗教心理學的立場來說，人類面臨自身苦痛時，總

是渴望能被理解、傾聽與接納，所以當經中的光世音菩薩宣稱願意無條件的傾聽

眾生的苦難，並以超凡的神力化解人類的無奈與圓滿世間遺憾時，自然能能使人

們迅速接納光世音這位外來的菩薩。因此，在竺法護譯出《正法華經》不久後，

便陸續傳出受持該經的《普門品》獲得感應救渡，慈悲的光世音菩薩以種種形，

普現於各種危難中撫慰眾苦，在中國早期社會中光世音菩薩正象徵那永遠不捨一

切眾生，且堪受一切眾生傾訴苦難的完美典範，以施無畏故，而成為人類療癒苦

痛身心的良師益友。 

 

                                                           
23 《妙法蓮華經》卷 7（T09，no.262，p.198，a-b）。 
24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 1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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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早期「光世音」及其相關名號 

     以上述《法華經》這位慈悲偉大且赫赫有名的菩薩，西晉竺法護本譯為「光

世音」或姚秦羅什譯為「觀世音」，唐朝玄奘譯為「觀自在」，中國祖師對這三種

譯名都有各自的詮釋，唐代華嚴宗法藏總結說道：「若偏就語業名觀世音，以業

用多故。若就身語名光世音，以身光照及故。若具三輪攝物無礙，名觀自在。」25

可見，在宗教思想家的眼光這三種譯名，都各有菩薩攝化眾生的用心。但是，以

上三種常見名號，都不是觀音菩薩最早的譯名。 

    據現存漢譯佛典，觀音的名號最早譯成「闚音」，這是東漢光和四年（181）

安息國安玄譯的《法鏡經》。《法鏡經》以「闚音」之名初晤中土，這個不夠亮眼

的漢名，加上祂與慈氏一樣僅是圍繞聽法的五百大菩薩之一，在法會匆匆一撇，

隨即落幕26。 

    東漢靈帝中平二年（185）支曜譯的《成具光明定意經》中，「觀音」這位大

菩薩，才第一次以「觀音」這個響亮的名號降臨中土27：  

諸來明士、在會坐者，率皆妙行、心清口淨、身服眾戒，三穢、六患、五

蔽已索，眾煩熱惱、雜垢沷若、疑網閉結、倒見之謬、不知之本、十二牽

連，皆已絕棄。淨如月花，各隨世習俗，依行立字。有明士名無穢王、次

復名光景尊、次復名智如山弘……次復名觀音，如是眾名，各各別異。 

顯然支曜所譯「觀音」名號，比安玄所譯「闚音」，來得高明與悅耳。而且，經

中描述菩薩的內容有較為豐富；「觀音」與諸大菩薩都已擺脫十二緣起生死輪迴、

而且具有戒定慧三學的清淨修持，但可惜的是此時的「觀音」僅是羅列的聽法菩

薩之一中，且名列最後一位，自然不會特別引人注意。 

    至於「光世音」這個譯名，最早出現在後漢安世高(約生於 2th)所譯《佛說

自誓三昧經》中。經中的光世音菩薩與慈氏菩薩，也都僅是聽法上首菩薩之一，

著墨不多，且無特殊任務，同樣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記。 

到了西晉竺法護（231-308）翻譯佛經時，再度沿用「光世音」這個名號，

                                                           
25 《華嚴經探玄記》卷 19〈入法界品 34〉（T35，no.1733，p.471，c） 
26 《法鏡經》卷 1：「及五百開士，慈氏、敬首、始棄、闚音，開士之上首者也。」（T12，no.322，

p. 15，b） 
27 《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卷 1（T15，no.630，p.4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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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譯的《光讚經》、《正法華經》、《佛說濟諸方等學經》、《大寶積經》、《文殊

師利佛土嚴淨經》、《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佛說離垢施女經》、《佛說如幻三昧

經》、《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持心梵天所問經》、《佛說海龍王經》及《佛說決

定總持經》中，都可以看到「光世音」菩薩的身影。 

但這些譯作中最令人注目的，則是上述竺法護所譯的《正法華經》第廿十三

〈光世音普門品〉！該品云28： 

若有眾生，遭億百千姟困厄患難苦毒無量，適聞光世音菩薩名者，輒得解

脫無有眾惱，故名光世音。……光世音境界，威神功德難可限量，光光若

斯，故號光世音。 

在這品中「光世音」以這個新穎、又充滿視覺與觸覺的名號，以及主角的立場隆

重地登場。雖然該品僅有一千七百多字，而且沒有偈頌，但是「光世音」菩薩的

慈悲願力與威神境界，讓人印象深刻，即具震撼力。 

    在竺法護所譯《持心梵天所問經》中可一窺「菩薩」的義涵及光世音菩薩的

生命氣質。這部經以普行菩薩為當機眾，他問釋尊：「云何菩薩謂求道者？」  釋

尊答：「設使菩薩，一切求而無所求，了知諸法，已知諸法，則了眾生，是          

為菩薩志祈佛道。」普行又問世尊，「何故菩薩名為菩薩？」釋尊答：「假使菩薩，

覩邪見類興發愍哀，而為分別正見之事，誘進眾生使入正道，是故菩薩為菩薩也。

所以者何？其菩薩者亦無有御亦無不御，為眾生故而心發願，為若干種墮於邪見

眾生之故而建志願。故族姓子！菩薩為墮邪見眾生，而發愍哀建立道志，故為菩

薩也。」29 

    由此可知，「菩薩」需具有空性智慧，方能了知諸法空相，而不執著一切法，

並能依此起悲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同時更以種種方便勸誘眾生從邪

入正，且不執著實有眾生可度之想，因此菩薩的生命是無限開闊與自在的。釋尊

在應答「菩薩」意義後，便以開放式的教學，讓會中三十多位菩薩各自表述其見

解，其中堅意、度人與光世音的回答特別能契合《普門品》中光世音菩薩的精神30： 

 1.堅意菩薩說：「假使菩薩堅固之性，行慈具足，是故名曰為菩薩也。」 

                                                           
28 《正法華經》卷 10〈光世音普門品 23〉（T09，no.263，p.128，c-129，a）。 
29 《持心梵天所問經》卷 2〈談論品 7〉（T15，no.585，p.17，a）。 
30 《持心梵天所問經》卷 2〈談論品 7〉（T15，no.585，p.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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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度人菩薩說：「譬若如船，又如橋梁，若有人來悉過度之，不以勤勞，

亦無想念，其有喻心如是行者，是故名曰為菩薩也。」 

 3.光世音菩薩說：「假使眾生適見菩薩，則得歸趣志于佛道，但察名號則

得解脫，斯則名曰為菩薩也。」 

由此可知，菩薩必須具有堅固菩提本願的發心，並能給予眾生安樂，又能不

辭辛勞，度化眾生。而光世音菩薩自己的本願，則是讓眾生看到祂的形象與聽聞

「名號」，來利益眾生。至於中國思想家也有不少對「光世音」譯名的詮釋，其

中隋代三論宗吉藏大師（549－623 年）以《華嚴經》為理據說道31： 

古經云光世音，今云觀世音也，未詳方言，故為此號耳。若欲釋者，光猶

是智慧，如大經云光明者，即是智慧，智慧即是觀也。又菩薩智慧光明，

照於間，故云光也。《華嚴》云：觀音菩薩說『大悲經光明之行』，大悲即

是功德，光明謂智慧，則知光世音不失此意也。 

吉藏大師以「悲智」釋光世音菩薩，菩薩內具大悲功德，外顯智慧之光，具觀照

之能及普照世間之用。但可惜的是，卻詳述光世音如何這種「大悲法門光明之行」

度一切苦厄。 

    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觀世音菩薩早已自說祂已成就大悲法門光明之

行，常於一切諸佛所住，以四攝法，或現妙身不思議色、或放大光網、或出微妙

音，隨類普現，令眾生離一切恐怖。而眾生念觀音即獲救的感應，觀音菩薩自說

為「正念法門」或是「名字輪法門」，這是任何菩薩成就普賢大願行滿，便能依

眾三昧力，令自他截斷生死之流而無誤。因此，觀音法門的「聞聲救苦」與「稱

名得度」含有觀音修行的加持力，透過不斷稱誦名號，讓這個「名字輪」轉動，

便能轉恐怖念為正念，觀音並自說其目的是要使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並

獲得不退轉。32 

    以《華嚴經》「大悲經光明之行」釋「光世音」譯名之說，到了唐代李通玄

（635-730 年）撰《新華嚴經論》有創新的詮釋33： 

觀世音菩薩文殊普賢，此三法是古今三世一切佛之共行，十方共同。文殊

                                                           
31 《法華玄論》卷 10（T34，no.1720，p.448，c28-p.449，a）。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入法界品 34〉（T09，no.278，p.718，b-c）。 
33 《新華嚴經論》卷 21〈十迴向品 25〉（T36，no.1739，p.86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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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法身妙慧之理，普賢明智身知根成萬行之門，觀世音明大慈悲處生死。

三人之法成一人之德，號毘盧遮那。一切眾生總依此三法，號之為佛，少

一不成。今此一位依舊不依新翻，又依梵云光世音菩薩，明以教光行光大

慈悲之光等眾生而利物，即一切處文殊，一切處普賢，亦得名一切處光世

音。 

中國四大菩薩中，以文殊的智慧、普賢行願與觀音的慈悲，作為圓滿佛道的三德，

是佛教基本的認知。但是李通玄不共的是，他以華嚴法界圓融的立場，特別彰顯

「光世音」這個舊譯名稱已隱含三菩薩之德，從「多即一」說，三德和合便成佛

道；從「一即多」說，光世音菩薩具「教光」當屬文殊智、具「行光」已實踐普

賢行，具「大慈悲之光」則為觀音之慈悲。因此，菩薩當觀法界本無差別，便能

在一切法處，開啟智慧，實踐普賢行以及平等慈悲對待一切眾生。 

    從以上探討可知，雖然光世音的名號在羅什《妙法華》譯出後，已漸漸不為

世人所稱念。但是從觀音經典與中國佛教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個名號

在不同時代都有新的詮釋，這代表著「光世音」這個譯名，更能彰顯菩薩智慧與

慈悲光的自行圓滿；而牠能以「光」攝化與救度眾生，更體現菩薩能以觸覺對眾

生的身心直接療癒；到了唐代李通玄時代，更是推陳出新，賦予每當下都能圓滿

「悲智願」修行資糧的意義。 

四、《光世音經》在中原的傳播 

西晉太康七年（286）竺法護於長安譯出《正法華經》，不到幾年的時間，

便傳出竺長舒於元康年間（291-299）在洛陽誦《光世音經》免火難的感應故事，

而後在中國各地也紛紛傳出各種「光世音菩薩」的靈驗事蹟。34 

當時六朝的士大夫並模仿史書，將社會上流傳的光世音感應事蹟記錄下來，

並編輯成書。目前所知有《光世音應驗記三種》，包括： 

（一）東晉謝敷（活動於 371-396）《光世音應驗傳》： 

    謝敷是位學佛的隱士，性淡薄不慕名利，曾親近高僧于道邃、並注《安般守
                                                           
34 劉宋．傅亮（374-426）著《光世音應驗記》所載。參閱：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註》，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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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經》。他編撰的《光世音應驗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光世音感應故事，

自此以後觀音菩薩靈感應驗集、聖德錄的紀錄便不曾中斷。該書原有十多則靈驗

故事，但原書不存，故事內容被保留在南朝劉宋傅亮的《光世音應驗傳》及南朝

蕭齊陸皋的《繫觀世音應驗記》二書中。 

（二）南朝劉宋傅亮（374-426）《光世音應驗傳》： 

右七條。謝慶緒往撰《光世音應驗》一卷十餘事，送與先君。余昔居會土，

遇兵亂失之。頃還此境，尋求其文，遂不復存。其中七條具識，餘不能復

記其事。故以所憶者更為此記，以悅同信之士云。 

引文中的謝慶緒就是謝敷，傅亮是傅瑗之子，他追憶起謝敷曾贈父親傅瑗一本《光

世音應驗傳》，書中包含十幾則光世音靈驗故事，但是該書因孫恩叛亂而亡佚。

後來，在他有限的記憶，僅能記得七條，便著手成《光世音應驗傳》一書。 

（三）張演（五世紀前半）《續光世音應驗記》： 

右十條。演少因門訓，獲奉大法，每欽服靈異，用兼緬慨。竊懷記拾，久

而未就。曾見傅氏所錄，有契乃心。即撰所聞，繼其篇末，傳諸同好云。 

張演是出身於佛化家族，據孫昌武考：「張演出身的吳郡張氏，也是著名的奉佛

世家。其家族中幾輩人，如叔父邵、兄弟永、辯、從兄弟暢、敷、子緒、再從侄

融、淹等，都禮佛敬僧，以奉法著名。」35由於他從小耳濡目染佛法，並親聆長輩

講述觀世音菩薩靈驗事蹟，頗能緬懷於胸。原本打算將口述故事記錄成書，但時

間久了便不了了之。因緣際會，他看到傅亮的《光世音應驗傳》，便收錄書中七

則故事，再加上自己見聞的十則觀音靈驗記，共十七條，編撰成《續光世音應驗

記》一書。 

（四）南朝蕭齊陸皋《繫觀世音應驗記》： 

    陸皋因生於佛化家庭，據《梁書》、《高僧傳》等可知他除了家族奉佛，並親近

法通、求受戒法，同時也著沙門傳三十卷。由於他平日聽聞不少觀音感應事蹟，故

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年（501），繼傅亮與張演作觀音靈驗記後，編撰六十九條，

                                                           
35 孫昌武〈六朝小說中的觀音信仰〉，收入李志夫主編《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文學部分）》，臺北：法鼓文化，1998 年 12 月，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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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為《繫觀世音應驗記》。 

    以上後三部書，是光世音靈驗記主要的文獻，但是該書在中國唐朝已失傳，

近半世紀來赤松俊秀於日本青蓮院發現上述三本亡佚的六朝專書，引發學界展開

觀音靈驗記研究熱潮36。本文據董志翹的校對本，以年代較早的傅亮《光世音應

驗記》與張演《續光世音應驗記》二書，共計十七則靈驗事蹟為材料，試圖瞭解

光世音信仰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情形。同時以表格的方式，將十七則《光世音應驗

記》依時間、地點、階層、所遇苦難以及光世音菩薩應機化救度等類型列出如下： 

現存十七條《光世音應驗記》相關統計37 
 時間 西元 地點 主角 遇難 應身 出處 
1 西晉元康

年間 
 

291-299 洛陽（河
南） 

竺長舒，誦
《 光 世 音
經》免火難
（高僧） 

火難  傅亮《光》1；董 3-7 

2 後趙 
（石虎） 

295-349 中 山 人
（ 河 北
唐縣、定
縣） 

帛法橋得好
聲 
（高僧） 

病難  傅亮《光》2；《高僧傳》
38；董 7-12 

3 冉魏 
（冉閔） 

350-353 鄴 西 寺
（ 河 北
臨 漳 縣
北） 

鄴西寺三胡
道 人 免 刀
杖，冉閔釋
放。（胡僧）

賊難  傅亮《光》3；董 12-15

4 東晉穆帝
永和中 

345 -356 河內（河
南沁陽）

竇傅 
 

囚 獄
枷 鎖
難 

 傅亮《光》4；董 16-19。
《真傅拾遺》。明抄本
作出《冥祥》 

5 東晉 謝 敷 時
353-395
39 

東 陽 到
定山（浙
江 到 杭
州） 

徐榮 
（小官） 

水難 火光 傅亮《光》6；董 21-25；
《法苑》卷 6 引《冥祥》；
《太平》卷 110 引《法
苑》。 

6 東晉 364-375 始寧（浙
江紹興）

竺法義 
（高僧） 

病難 夢 一 僧
（ 沙
門 、 梵
志） 

傅亮《光》7；董 25-27；
《法苑》卷 17 引《冥
祥》，卷 9 引《述異記》。

7 前秦太元
八年到十
年間 

383-385 鄴（河北
臨漳縣）
40 

徐義 
（高官、尚
書） 

賊難 夢一人 《續光》1；董 30-34 

8 東晉 
太元中 

376-496 荊 州 江
陵 （ 湖
北） 

惠 簡 道 人
（高僧） 

鬼難  《續光》3；董 36-39；
《續高僧傳》卷 25。 

9 孫恩之亂 399-401 南 方 沿
海 

孫恩亂臨刑
二人 

刑難 簿 目 除
名 

《續光》4；董 39-41。

                                                           
36 〔日〕牧田諦亮《六朝古逸觀世音應驗記の研究》，東京：平樂寺書店，1970 年，頁 1-3。 
37 以下表格中，出處為該書及頁數的略稱。如，「董」為：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註》。

《光》，為傅亮所著《光世音應驗記》。《續光》為張演所著《續光世音應驗記》，以上之

書參見：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 
38 《高僧傳》卷 13（T50，no.2059，p.413，b-c）。 
39 謝敷奉佛不晚於永和九年（353），卒於太元十六年至二十年間（391-395）。 
40 前秦符堅（338-385）都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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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東晉 
義熙間 

405-418  義熙中士人 囚 獄
枷 鎖
難 

一少僧 《續光》9；董 53-55。

11 東晉 317-420 始豐（浙
江 天 台
縣） 

呂竦父 
 

水難 火光 傅亮《光》5；董 19-21；
《法苑》卷 6 引《冥祥
記》；《太平》卷 110
引《法苑》。 

12 東晉 317-420 常山（河
北曲陽）

道泰 
（高僧） 

延 壽
命 

見 光 世
音放光 

《續光》5；董 41-44；
《續僧》卷 25；《法苑》
卷 17 引《冥祥》與《唐
高僧》；《法華傳記》
卷 5；《太平》卷 110 引
《法苑》。 

13 宋劉裕 420-422 歸 附 南
朝之途 

毛德祖41 
（將軍） 

怨 賊
難 

雲、雨 《續》8；董 51-53《佚
名》；《晉書‧毛德祖
傳》；《辯正論》卷 7
引《宣驗》；《太平》
卷 111 引《辯正》；《義
楚六帖》卷 2。 

14 宋元嘉初 424－ 江陵（湖
北） 

江陵一婦人 囚 獄
枷 鎖
難 

夢一僧 《續》7；董 48-51；《續
僧》卷 25；《法苑》卷
17 引《冥祥》；《太平》
卷 110 引《冥祥》。 

15 梁初 502-549 江陵（湖
北） 

釋僧融 
（高僧） 

鬼難 將軍身 《續》6；董 44-48；《續
僧》卷 25；《法苑》卷
62 引《高僧》；《法華
傳記》卷 7 引《高僧》。

16   廣 甯 郡
（ 河 北
宣化縣）

張展（小吏） 刑難 二僧人 《續光》2；董 34-36。

17   呼 池 河
（ 河 北
省） 

韓當 
（山東人）

水難 水 中 白
龍 

《續光》10；董 

從上表可知，最早的光世音感應故事是西晉元康年間（291-299）竺長舒於

洛陽誦《光世音經》免火難的紀錄，最晚的是南朝梁初（502-549）釋僧融於江

陵（湖北）遇鬼難的故事，換句話說光世音信仰盛行的年代約在（291-549）年

左右，這期間反應光世音信仰的統治的王朝：西晉末期 1 條、東晉 8 條、十六國

3 條（後趙、冉魏、前秦）以及南朝 3 條，年代不明確的 2 條。另外，分佈的區

域分別是河北、河南、浙江、湖北、南方沿海等六個省份，其具體的地點： 

1.河南：共有 2 條，大約發生在 291-356 年之間，分佈的地點有：洛陽、河

內（沁陽）縣。 

2.河北：共有 6 條，大約發生在 295-418 年之間，分佈的地點有：中山（唐、

                                                           
41 毛德祖歸附劉宋後，劉裕初賜其官位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

司州刺使等。參閱：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註》，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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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鄴（臨漳）、廣甯郡（宣化）、常山（曲陽）縣及呼池河等地。 

3.浙江：共有 3 條，大約發生在 353--375 年之間，分佈的地點有：始豐（天

台）、東陽到定山（浙江到杭州）、始寧（紹興）等縣。 

4.湖北：共有 4 條，約發生在 376-549 年之間，分佈的地點都是在江陵地區。 

5.南方沿海：共有 1 條，大約發生在 399-401 年之間，分佈的地點在南方沿

海地區。 

從西晉太康七年（286）法護於長安（陝西）翻譯與講說《正法華經》後，

中國早期的光世音信仰於西晉末開始萌芽，到了東晉十六國時期是主要流行朝

代，南朝時期，僅出現零星例證，後逐漸為觀世音信仰所取代。另外，光世音信

仰流行的地點以河北、湖北、浙江最為盛行，到了孫恩之亂（399-401）甚至擴

展到南方沿海。 

這時期正是政治動盪與戰火頻仍的時候，人們在感受到生命無常之餘，便轉

而祈求光世音菩薩的救度，誠如孫昌武所言：「在南北朝時期，由於國土分裂的

形勢，再由於地域等諸多客觀條件，不但南、北的佛教發展形勢不同，地域間也

往往有所不同。但觀音信仰卻是無所阻隔地迅速弘傳南、北，普及到社會各階層。

從中可以看到宗教信仰心的威力，也可以體認觀音這位菩薩及其所體現的教義是

如何地適應時代和民眾的需要。」42 

在靈驗記當中，肉眼親見光世音菩薩的例子最膾炙人口，其中又以《繫觀世

音應驗記》載東晉義熙年的戰亂中，一位兵敗被北虜抓獲的小官潘道秀，因多次

被轉賣，為人服苦役，歷盡滄桑，幾乎老死在北荒。原本就信佛的他，經常憶念

光世音菩薩並多次夢見，但是有一次他入山砍材時，居然肉眼見光世音真形放

光，而且整座山都變為金色。他慌忙對菩薩作禮，剛磕下頭，便發現地上的金光

已經消失，抬起頭來卻發現菩薩已經不在原來的地方，此後他信佛更加虔誠，直

到六十歲才過世。43這則靈驗記正是《正法華經》的《光世音經》經中：「一心

自歸，稱光世音名號，疾得解脫」44以及：「光世音威神功德，智慧境界巍巍如

                                                           
42 孫昌武〈六朝小說中的觀音信仰〉，頁 201-228。 
43 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頁 188。 
44 《正法華經》卷 10 (T09, no. 263, p. 1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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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聞名者，所至到處，終不虛妄，不遇邪害。」45的最佳例證。 

在十七則光世音靈驗故事中，主角所遭遇的苦難，除了病難與臨刑難之外，

其他幾乎可以在《光世音經》中，找到對應的經文：  

1.火難 1 條：如竺長舒遇火難，對應經文有：「若有持名執在心懷，設遇大火

然其山野，燒百草木，叢林屋宅，身墮火中，得聞光世音名，火即尋滅。」46。 

2.水難 2 條：對應的經文有：「若入大水，江河駛流，心中恐怖，稱光世音

菩薩，一心自歸，則威神護，令不見溺，使出安隱。」47如，呂竦父與韓當的例

子皆屬之。 

3.囚獄枷鎖難 3 條：在《光世音經》經文中，可以找到「囚獄枷鎖難」對應

的經文，但沒有《觀世音經》偈頌中的「臨刑難」。《光世音經》中描述「囚獄

枷鎖難」時說道：「若人犯罪、若無有罪，若為惡人縣官所錄，縛束其身，杻械

在體，若枷鎖之，閉在牢獄，拷治苦毒。一心自歸，稱光世音名號，疾得解脫，

開獄門出，無能拘制。」48，十七則中竇傅與江陵一婦人的例子皆屬之，尤其江

陵婦人因丈夫被盜賊牽連而逃亡，當時的官府卻將無罪的她關進牢裡。她一心念

光世音菩薩，一天晚上她二次夢見同一位和尚，要她逃出去，而且身上的刑具自

然脫落。49在現實生活中，人們與光世音菩薩的感應互動，似乎比經文更活潑生

動，光世音菩薩為冤獄者主持了公道，成為社會正義的代言人。 

4.賊難 3 條：對應的經文有：「若見怨賊欲來危害，即稱光世音菩薩名號，

而自歸命，賊所持刀杖，尋段段壞，手不得舉，自然慈心。」50如，鄴西寺三胡

道人、尚書徐義與毛德祖皆屬之。 

5.鬼難：對應的經文有：「此三千大千世界，滿中諸鬼神，眾邪逆魅，欲來

嬈人。一心稱呼光世音名，自然為伏，不能妄犯，惡心不生，不得邪觀。」51如，

惠簡道人與釋僧融的例子皆屬之。 

以上五難中，火難與水難是大自然的天災，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人們不論是居

                                                           
45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9，b）。 
46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8，c）。 
47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8，c-p.129，a）。 
48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9，a）。 
49  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頁 188。 
50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9，a）。 
51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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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外出都可能發生，尤其當不得不行經湍急險難處時，更加深人們對無常苦的

體會。至於，囚獄枷鎖難與盜賊難則反映了五胡亂華時期，政治動盪造成種種貧

窮、盜賊四起、不肖官吏欺壓百姓、冤獄橫生及骨肉離散等家庭或社會問題，在

人力無法回天之際，一心稱念光世音菩薩名號，仰望菩薩奇蹟救度，很自然成為

人們離怖畏的選項。 

以上光世音靈驗記所載都與《光世音經》文內容相應，另外「病難」與「臨

刑難」則不見於經文： 

1.病難 3 條：《光世音經》經文中，找不到光世音菩薩誓願救度眾生的病難，

但是靈驗記中卻出現光世音菩薩治好了帛法橋的破嗓子，使他得到好的音聲，另

外因病苦而蒙光世音感應救度的例子還有竺法義與道泰。其中得注意的是竺法

義，因為他「尤善《法華》」，他既是早期法華與觀音思想的傳播者，更是信仰

的實踐者。 

2.臨刑難 2 條：《光世音經》沒有臨刑難的內容，一直到《觀世音經》偈頌

翻譯出後，才明確記載：「或遭王難苦，臨刑欲壽終，念彼觀音力，刀尋段段壞。」

52但是在此偈譯出前，靈驗記中便出現了張展與孫恩亂二人兩則「臨刑難」的故

事，展現了中國觀音信仰發展歷程中的內在的連結。 

「世難苦多」後的看破放下，也往往是人們「絕處逢生」的契機。如：東晉

穆帝永和中（345-356）竇傅與同伴深繫獄中，當時同在獄中的沙門支道山告訴

他說：「人事不見其方，唯光世音菩薩救人危難，若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

53。後趙（295-349）帛法橋的例子可得知，人們深信光世音菩薩能令人：「現世

得願」、「至心祈求」，但是感應的要件是「若微誠無感，宿業難消。」54。另

外，可見，光世音菩薩是解救人們現世苦惱的救世主，與菩薩感應的方法「微誠

無感」，必須要「至心祈求」與「至心歸請」。從光世音靈驗故事救難的類型來

看，大部分救難事蹟與經文所說相呼應，然而，也有少部分不見經文內容，這似

乎說明了民間信仰的感應事蹟，往往按照當時的環境、信仰背景與社會制度、階

層，而產生中國地域的「普門示現」。經文對光世音菩薩的「應身」的種類說道： 

                                                           
52 《妙法蓮華經》卷 7（T09，no.262，p.57，c）。 
53 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頁 16。 
54 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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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現佛身，而班宣法；或現菩薩形像色貌，說經開化；或現緣覺或現聲聞；

或現梵天帝像，而說經道；或揵沓和像；欲度鬼神，現鬼神像；欲度豪尊，

現豪尊像；或復示現大神妙天像；或轉輪聖王，化四域像；或殊特像；或

復反足羅剎形像；或將軍像；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或金剛神；隱士；獨處

仙人；僮儒像。55 

以上經文提到示現的「應身」主要有：「佛身、菩薩、緣覺、聲聞、梵天帝、揵

沓和、鬼神、豪尊、大神妙天、轉輪聖王、殊特像、羅剎、將軍、沙門梵志、金

剛神、隱士、獨處仙人、僮儒」等十八種身份。而菩薩現身的目的是：「遊諸佛

土，而普示現若干種形，在所變化開度一切……，令無所畏。已致無畏，使普安

隱，各自欣慶，故遊忍界。」56 

十七則光世音感應故事，與經文相呼應的「應身」有四類：僧人 4 次、人身

1 次、光世音菩薩 1 次、將軍身 1 次。另外，在經文中沒有出現的「應身」有三

類：火光 2 次、雲及雨 1 次、水中白龍 1 次。這種反應當時生活場景的「現身」

救難，雖然不是經文所列舉的「三十三身」，但是合乎觀音普門「應機」示現的

原理。 

  自從西晉末期《正法華經》被翻譯後，《光世音經》從東晉到南北朝，整整

流傳了一百多年。主要信奉的階層精進修行的僧侶就佔了一半（七人），其中高

僧傳所見有：竺長舒、帛法橋、竺法義、惠簡道人、道泰、釋僧融等六人，這些

僧人是早期《光世音經》的信仰的實踐者與弘揚者。例如：竺法義（364-37557）

與王導、孔敷有交往。此外，他尤善法華，曾於京師大開法筵。晉寧康三年（375）

年，孝武帝還請他赴京講經。58在高僧傳中，竺法義屬於「義解僧」，是弘揚佛

法的法將。十七則《光世音應驗記》中，他於重病不治時，曾經夢到一個僧人，

為他開刀治病，從此他病好之後，便常常為人說此事，據《光世音應驗記》作者

傅亮說，其父親親近竺法義修行時，也曾親耳聽過此事，並說竺法義：「每說事，

輒秉然增肅。」59。 

                                                           
55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9，b-c）。 
56 《正法華經》卷 10（T09，no.263，p.129，b-c）。 
57 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頁 26。 
58 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頁 25。 
59 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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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口頭傳播」也是《光世音經》傳播最快速的方式之一。而後，六朝文

人也模仿史書，將靈驗故事紀錄成篇並編成《光世音應驗記》，此種文字傳播的

力量，更使得光世音菩薩的感應事蹟逐漸傳播到中國各地。 

五、《光世音經》在敦煌的流傳 

    翻譯《正法華經》的竺法護，可以說是一位「學修兼備」與「行解相應」，

法華菩薩行者，這也是他之所以能成就千人僧團，感應眾多同願同行弟子相隨的

原因。在竺法護所度徒眾中，名列高僧傳的竺法乘可謂第一高足，他自幼神悟超

絕，在長安的敦煌寺跟隨竺法護出家學道，人品高潔，獨具見識，深得法護的讚

許。據《高僧傳》言，竺法乘後來還西行到敦煌「立寺延學」，他秉持竺法護菩

薩行者的行誼，「忘身為道，誨而不勌，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所以梁朝

慧皎也讚嘆說「大化西行，乘之力也。」60《正法華經》中「人人本具佛性」、

「佛身久遠常住」、「唯一佛乘」之要裡以及，妙音、光世音及藥王等諸大菩薩

的慈智行願，自然也隨著竺法護的法音宣流，還有竺法乘「西行敦煌，立寺延學」，

深深烙印在數千徒眾的八識田中，甚至遠播到敦煌地區。敦煌藏經洞發現一批北

圖與英國等地所藏的《正法華經》寫經，以及印度國立博物館所藏吐魯番《正法

華經‧光世音品》寫經61，或許與竺法乘「法化河西」，流風所及有一些直接或

間接的關係。 

在現今大藏經與諸多史籍，記載著許多人們虔誠受持《光世音經》的事蹟與

感應故事，但這些修行者所使用的讀誦的寫本，隨著自然的消長、歲月的推移乃

至戰火的摧毀，在宋之前的寫本已不復見，更別說是唐朝甚至更早的北魏乃至十

六國寫本。據方廣錩統計，敦煌石室藏經洞也發現數量不多的《正法華經》寫卷，

已為歷代大藏經所收，敦煌本可供校勘。如北圖藏有 3 號︰(一)昆 66 號，首

尾均殘，存 154 行。(二)地 65 號，首尾均殘，存 140 行。(三)金 20 號，首

尾均殘，存 84 行。英國亦有收藏。62此外，吐魯番發現寫經中有一件敦煌《光

                                                           
60 《高僧傳》卷 4（T50，no.2059，p.347，b-c）。 
61 方廣錩〈敦煌遺書中的《妙法蓮華經》及有關文獻〉，收入《中華佛學學報》第 10 期，臺北：

中華佛學研究所，1997 年 7 月，頁 215。 
62 方廣錩〈敦煌遺書中的《妙法蓮華經》及有關文獻〉，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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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音經》寫卷，更是敦煌早期光世音信仰重要的史料。以下就這件寫卷進行考察： 

(一)吐魯番發現的敦煌《光世音經》寫卷 

    現藏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編號 MIKⅢ43《光世音經》寫經，發現於吐魯番

地區，出土於高昌故城 α 寺。早期藏於德國西印度博物館，原編號 TIα，為德藏

吐魯番文獻最早的寫本。 

此件為卷子本，首殘尾完，無首尾題。紙本書寫，紙幅殘存 75.7×11.9cm，

內容為〈正法華經光世音品〉末尾部分。存 39 行。每行約 17 個字，正文墨跡隸

意甚濃，字稚拙，俗字很多。起：「（……前殘）聲聞或梵天像，或天地（帝）

（下殘）/揵沓和像，欲度鬼神……」，訖：「……彼時會□中八萬四千人/至無

等倫，尋發無上正真道意。」卷末存尾題共 13 行（第 27 行到 39 行），每行約

4-12 字。該卷題記饒宗頤文與書池田溫《識語》都曾錄出，後來榮新江到德國核

對原件，重新校錄：63 

魏（巍）隆大道，玄通無津。庨廓幽微，/眺覩叵聞。至人精感，皝然發/

真。三光具盛，乾巛（坤）改新。□□/無際，含氣現民。顯矣世尊/明德感

神。/神璽三年七月十七日，張施於/寬（冥）安縣中寫訖。手拙，具/字而

已，見者莫咲（笑）也。若/脫漏，望垂珊（刪）定。/三光馳像，機運迴/

度。丈夫失計，志/意錯虞（誤）。一計不成，亦/為百虞（誤）。 

本件寫經時間甚早，其題記透露的訊息，分別探討其抄經時間、地點與動機： 

1.抄經的時間 

從題記可知，本件寫於神璽三年（399）。「神璽」年，是十六國時期北涼

國建立者段業（？-401 年）的年號。饒宗頤認為此件寫經在《法華經》的弘傳史

中也是極其珍貴64，因為唐代惠詳著《弘贊法華傳》及僧祥的《法華傳記》中的

「書寫」一門，所述以齊隋抄經最早，然張施題記卻可將《法華經》「書寫門」

上溯到北涼神璽三年（399），彌補史料之不足。 

                                                           
63 榮新江〈柏林所藏吐魯番漢文文獻概述〉，收入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7 年 11 月，頁 114-115。 
64 饒宗頤〈神璽三年光世音贊跋〉，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 8 敦煌學（上），臺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年 10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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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抄經的地點與流入高昌考 

本件的寫經地點題記載為「寬安縣」。據饒宗頤考65，「寬安縣」應是「冥

安縣」，此縣為西漢時代所設，是敦煌六郡之一，即今甘肅安西縣東南鎖陽城，

於北周時廢。因此，本件雖發現於吐魯番地區，但卻是敦煌地區流入河西的寫經。

抄寫內容為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的單行本《光世音經》，不僅是現存敦煌

《光世音經》寫經年代最早的，其題記也是反應十六國時期敦煌「光世音菩薩信

仰」的重要文獻。 

至於，張施於北涼神璽三年（399）在冥安縣（今敦煌境內）所寫《光世音

經》，為何會在高昌地區發現？這個寫卷的流傳主要與北涼段業、北涼沮渠氏以

及北涼在高昌的臨時政權有關。張施寫經的神璽三年（399），正是北涼君主段

業執政時期。段業建國共使用神璽（397 年五月-399 年正月）與天璽（399 年 2

月-401 年 5 月）二個年號，政權才維持了四年之久。就在張施於神璽三年（399）

七月在冥安縣（今敦煌境內）寫下《光世音經》的二年之後，沮渠蒙遜殺段業，

自稱涼州牧、張掖公，建元永安，建都姑臧（武威），史稱沮渠北涼（401-439）。

北涼沮渠蒙遜個人篤信佛教，以曇無讖為師，極力支持佛教譯經事業及石窟藝術

的開鑿，據傳《觀世音經》的單獨流通也是受他影響66。北涼才統治三十九年，

便被北魏消滅。北魏太延五年（439）九月，太武帝拓跋燾親率大兵伐涼，攻破

姑臧（武威），沮渠牧犍開城出降，北涼滅亡。 

北涼雖亡餘族仍在河西地區奮力抗魏，據守敦煌的牧犍弟沮渠無諱於太平真

君二年（441），派弟安周西擊鄯善，到了太平真君二年（423）時無諱無法抵魏，

便撤離敦煌，來到安周佔據的鄯善，同年八月率眾焉耆進軍高昌，九月大將衛興

奴夜襲高昌，大屠其城，太守闞爽逃奔柔然，無諱遂在高昌建立地方政權。太平

真君二年（441）沮渠無諱棄守敦煌時，帶走了所有敦煌人口，由於北涼來到高

昌人口過多，太平真君五年（444）沮渠安周在位時，導致了飢荒，死傷無數。

北魏滅北涼，河西的北涼王族、僧侶或民眾隨著沮渠無諱、沮渠安周沿途奔逃，

                                                           
65 饒宗頤〈神璽三年光世音贊跋〉，頁 161-162。 
66 《觀音玄義》卷 2：「河西王沮渠蒙遜歸命正法，兼有疾患以告法師。師云：觀世音與此土有

緣。乃令誦念，患苦即除，因是別傳一品流通部外也。」（T34，no.1726，p.8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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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榮新江所說張施在冥安縣（今敦煌境內）所寫《光世音經》寫卷，很有可能是

在這段時間從敦煌被攜入高昌地區。67 

(二) 敦煌《光世音經》寫卷反應的歷史背景與信仰 

本件寫經人張施，身份為在家男信眾。由於字跡樸拙，錯字很多，故為其本

人抄寫。其題記「乾坤改新」一句，事實上透露一段改朝換代的歷史。寫經背景

為神璽三年（399），為段業北涼政權。段業原為後涼呂光部將杜進的幕僚，曾

任建康（今甘肅酒泉）太守。龍飛二年（397），沮渠男成背叛後涼，段業被推

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從此自稱為涼王，改元「神璽」，並

以沮渠男成為輔國將軍、男成的堂弟沮渠蒙遜為張掖太守。事實上，北涼所推翻

的後涼，其歷史評價頗多負面。史書上說呂光雖身為氐人的貴族子弟，但「不喜

讀書，唯好鷹馬」，繼呂光之後的呂篡「性多猜忌，忍於殺戮」、呂隆則「多殺

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固」。齊陳駿如此評論這段歷史68： 

政治上既不能贏得人心，民族矛盾又不斷被激化，加上生產的破壞，文化

的落後，後涼的政權矛盾交錯，困難重重。 

可見，後涼所統治河西地區十八年間（386-403 年），在政治、經濟方面非但沒

有貢獻，反而使安定八十年來的河西地區，又再次動盪不安。神璽三年（399）

的敦煌是段業的統治區，因為段業於龍飛二年（397）滅後涼時，最初僅據有建

康一地，到了神璽二年（398）五月，後涼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孟敏都投降

於段業。 

因此，張施於神璽三年七月在敦煌「冥安縣」寫《光世音經》時，說道：「至

人精感，皝然發真。三光具盛，乾巛（坤）改新……顯矣世尊明德感神。」這時

正是後涼統治黑暗時代的結束，段業佔據敦煌已經一年多，光世音菩薩慈悲的感

應事蹟早已深植於敦煌地區，張施的寫經題記讚頌光世音菩薩具有廣大威神及慈

悲感應救度之外，也希望藉此寫經功德，使自己「機運迴度」，能時來運轉，反

應了小老百姓在感受到新政權轉移之餘，苦難的心靈更期待在菩薩的庇蔭下能過

                                                           
67 榮新江〈〈沮渠安周碑〉與高昌大涼政權〉，收入《燕京學報》第 5 期，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75-79。 
68 齊陳駿〈氐人呂光和他的後涼政權〉，《河西史研究》，甘肅：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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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幸福的生活。 

段業統治敦煌之前《正法華經》及光世音菩薩的信仰，早已在敦煌地區流行，

這與敦煌菩薩竺法護與弟子法乘在敦煌地區的譯經與傳法應有密切關聯。據陳國

燦對竺法護譯事業研究，他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佛經經義的翻譯傳播，最早

不是發生在敦煌、吐魯番，而是發生在中原政治生活中心地區，如長安、洛陽以

及建康、武威等地。佛經經過翻譯加工後，才逐漸西傳到河西、敦煌、吐魯番。」

69竺法護譯的《正法華經》與該經的《光世音經》的流傳與光世音信仰的風行，

似乎也是這樣的模式。首先是經典的翻譯、經典的抄寫、思想義理的講說與闡揚，

接著輾轉抄寫與流通，而後有各階層的人從事讀誦、稱名與禮拜等宗教活動，這

些虔誠的修行以及獲得種種不可思議的感應，先是以口頭傳播，在人群間相互鼓

勵，再由中國文士有心模仿正史寫作，撰寫成《光世音感應記》，使得光世音信

仰有不僅有經典為理據，更有強而有力的事證。從中原到敦煌地區，《光世音經》

與光世音的信仰在各地的傳播，都是這些條件交互影響下而開展。 

六、結論 

鳩摩羅什大師尚未來到中國之前，竺法護是中國佛教初期最偉大的譯經家與

大僧團導師，他不僅翻譯、弘揚大乘般若經典與實踐菩薩思想，他譯出的《正法

華經》更是影響中國佛教最重要的經典。《正法華經》翻譯與流行的東晉南北朝

時期，正是中國政治分歧、社會動盪與生靈塗炭的苦難時代，朝夕不保的生命，

更讓人能感受世間的無奈與人類的渺小，印證了佛教無常苦空的真理，該經中的

《普門品》因宣揚光世音慈悲濟世與廣大威神，因此被以《光世音經》單經流傳

讀誦。光世音菩薩宣稱能無條件救度人類「三災七難與二求」等苦，因此當人們

或遭遇生命中不可迴避的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恚、求不得及五蘊熾盛

等苦時，或感受生命垂危或人力無法回天之際，人們就在萬緣放下，專注一心持

誦光世音菩薩聖號中，遠離恐怖，獲得不可思議的感應。 

從兩晉南北朝的光世音靈驗記來看，《法華》系的光世音菩薩在經典翻出的

                                                           
69 陳國燦〈從敦煌吐魯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收入《普門學報》第 7 期，高雄：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2 年 1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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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便以救苦、救難、廣大靈感及施無畏的精神，或在現實生活、或夢境，光

世音菩薩的「應身」類型，會隨著時空因緣而有所改變，而且以中國人熟悉且當

時最需要的方式救度，是人們廣為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此種現象，同樣見於後

來最為通行的鳩摩羅什《觀世音經》的感應事蹟中，反應了不論是光世音與觀世

音菩薩，都是以「此人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說法」的法則與民間互動。 

竺法護以夾帶威神巍巍之力的「光世音菩薩」之名，讓菩薩以慈光遍照濁世

的黑暗，作為中土人民渴仰離苦的媒介。這種感應來自「光世音菩薩」具有傾聽

眾苦的慈悲普世特質，與翻譯名號為甚麼本無最大關聯。但是，「光世音」這個

譯名言簡意賅，也頗具視覺與觸覺意象，在南北朝光世音感應記中，有許多人曾

經以肉眼或在夢中夢到光世音菩薩遍滿金光，並以身光照耀使大地沐浴金光、或

使病苦獲得療癒以延年益壽，在戰亂頻仍的南北朝時期，更化作光明引導逃難者

遠離盜賊追擊而與家人重逢。 

從東晉到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光世音菩薩的熱忱信仰，猶如長龍的鞭炮聲此

起彼落、抑或同步的地在中原內地與敦煌與河西地區響起。而後，當鳩摩羅什《妙

法蓮華經》於公元 406 年於長安譯出後，又傳出河西王沮渠蒙遜久病不癒，國師

曇摩讖建議他誦該經的《普門品》獲得感應，而後單獨別行的此品稱為《觀世音

經》，繼光世音經典與信仰帶動了《觀世音經》與觀世音菩薩信仰的另一個高潮，

到了唐代便有的諺語，唐代的觀音信仰可說是遍及社會的每個階層，上至帝王、

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觀音菩薩的信奉者，真可謂是「家家阿彌陀，戶戶

觀世音」，直到今日更有半個亞洲的觀音信仰之稱。 

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鳩摩羅什大師的《觀世音經》譯本與觀音菩薩的盛名，

確實壓倒性地取代了竺法護大師所譯《光世音經》以及光世音名號的信仰，但是

從觀音信仰與感應的立場來看，實不容忽略竺法護大師、其弟子法乘以及無數虔

誠講經法師與百姓們，依真誠信念與精進用功所樹立的感應典範。 

東晉南北朝後期是光世音信仰的流佈時期，傳播的地點從中原長安譯經地逐

步擴展到洛陽、河北、河南、浙江、湖北等中國南北各地，並且早已流傳到敦煌

與高昌地區。到了南北朝晚期到唐代，才是羅什《觀世音經》譯本與觀音信仰的

發展的高峰期，觀音信仰遍及社會的每個階層，上至帝王、貴族，下至平民、百

姓，都有觀音菩薩的信奉者。因此，從光世音與觀音信仰的傳播史蹟來看，該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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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信仰的流行主要取決於法華經本身的殊勝與菩薩利他典範的神聖價值，而不在

於如何稱呼菩薩這個「假名」。此類果德經典，宣揚菩薩實乃凡情所難蠡測，故

被視為「難信之法」。這個法門與菩薩感應道交之道，是透過「一心稱名」便得

離苦。然而法門簡，下手易，卻必須對苦有深刻體認與出離，才能一心執持名號，

而獲感應。竺道生在《妙法蓮花經疏》卷下《觀世音品》便說道：「夫聖人懸燭，

權引無方，或托神奇，或寄名號，良由機有參差，取捨不同耳。所以偏美觀音名

者，欲使衆生歸馮情一，致敬心濃。若能推敬於一者，則無一而不然矣」70是故，

不論是光世音或觀世音都只是個假名，只要能把握一心稱念、虔誠皈敬的原則，

都能體會觀音法門以其「名字輪」，欲令轉火焰苦惱為慈悲正念的用心良苦。 

                                                           
70 《妙法蓮花經疏》卷下〈觀世音品〉（X27，no.577，p.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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